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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作为一种产自南方的植物, 荔枝与梅､ 桃､ 竹､ 菊､ 海棠､ 梧桐等草木相比, 

在中国古代诗文中出现的时间并不算久, 数量也不是太多, 但是它在文学作品中

不仅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已然成为古代诗词中的一个重要意象1), 而且其包含

的意蕴也较为丰富｡ 荔枝在中国史籍中的记载, 最早可追溯至西汉初年｡ 据《西京杂

记》所载, 西汉王朝开国初期, “尉佗献高祖鲛鱼､ 荔枝, 高祖报以蒲桃､ 锦四匹｡”2) 

南越王赵佗将荔枝与鲛鱼一起作为远方异物上贡给汉高祖, 汉高祖也以蒲桃和锦

缎作为回赠之物｡ 另据《三辅黄图》所记, 汉武帝时于上林苑中起扶荔宫: “扶荔宫

在上林苑中,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破南越, 起扶荔宫, 以植所得奇草异木｡ ……

* 本研究得到the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of 2012(韓國外國

語大學2012年度研究基金)資助, 特此說明, 並予致謝！

** 姚大勇, 韓國外國語大學中國學部副教授｡ 

1) 现在学界对意象概念, 对意象与语象､ 物象的关系有所辨析(见蒋寅《语象､ 物象⋅意象⋅意

境》, 《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 中华书局2003年3月版), 本文于意象取通俗的解释和用法, 即

认为意象是“以语词为载体的诗歌艺术的基本符号”(陈植锷《诗歌意象论》第64页,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 是“一瞬间感情和理智的复合物”([美]庞德《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 

转引自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第196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年 6月版)｡ 

2) 葛洪《西京杂记》卷三, 《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抱经堂丛书》本, 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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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眼､ 荔枝､ 槟榔､ 橄榄､ 千岁子､ 甘橘皆百馀本｡” 书中还特别注明: “宫以荔枝得

名｡”3) 以荔枝来命名宫殿, 适可见出荔枝在当时各种奇草异木中鹤立鸡群的地

位｡4) 到西晋时, 荔枝仍是珍异之物, 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六月癸丑, 荐荔支于

太庙｡”5) 枝能作为一种祭品被荐于太庙, 供祭祀祖先之用, 亦显出其在当时仍是

珍贵难得之物｡ 直到唐代, 人们仍以荔枝为稀有珍贵之物, 这从当时将其作为对人

的特殊赏赐即可看出: “唐李直方以贡士第, 果实一绿李, 二粉梨, 三樱桃, 四柑子, 

五蒲桃, 或荐荔枝, 曰寄举之首也｡”6) 以荔枝作为对贡士的恩赐, 既见对贡士的恩

宠, 也见荔枝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 也正是从唐代开始, 荔枝在诗文中大量涌

现, 并逐渐走进日常百姓的生活｡ 荔枝因何为人所喜, 它在唐宋人诗文中集中出

现, 究竟有何寓意？本文即对古代诗词中的荔枝意象做番追溯和探讨, 试分析其

具体内涵, 以显示其在文学和文化上的地位｡ 

2．走进民间

荔枝树是四季常绿植物, 碧叶凌冬不凋, 春日开花, 夏天果实成熟, 可观可

尝, 一直备受人们青睐｡ 唐代白居易在《荔支图序》中对荔枝树的形､ 叶､ 花､ 实等

有详细记述, 称其是“树形团团如帷盖｡ 叶如桂, 冬青｡ 花如橘, 春荣｡ 实如丹, 夏

熟｡ 朵如蒲桃, 核如枇杷, 殼如红缯, 膜如紫绡, 瓤肉莹白如冰雪, 浆液甘酸如醴

酪｡”7) 荔枝可谓周身上下, 一年四季都有值得称道之处｡ 徐夤的《荔枝》诗对其色､ 

香､ 形､ 味等也有精当描绘: “朱弹星丸灿日光, 绿琼枝散小香囊｡ 龙绡壳绽红纹

粟, 鱼目珠涵白膜浆｡ 梅熟已过南岭雨, 橘酸空待洞庭霜｡ 蛮山踏晓和烟摘, 拜捧

金盘献越王｡” 在诗人笔下, 荔枝超越流俗, 不同凡响｡ 其实若单从外形上来看, 荔

3) 佚名《三辅黄图》卷三,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骊江出版社1988年4月版, 第468-18页｡ 

4) 古书中所言之荔有的是薜荔, 与荔枝不同, 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5) 《晋书》卷三“武帝纪”,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年 11月版, 第1册 第66页｡ 

6)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九,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骊江出版社1988年 4月版, 第1039-357页｡ 

7) 白居易《荔枝图序》, 《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五“书序”, 朱金城笺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 12月版, 

第5册 第2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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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为人所喜, 首先即在于其成熟时果实的红艳｡ 炎炎夏日, 浓碧枝头点缀着累累鲜

红的果实, 这本身就是一幅绚丽精美的画图, 能让乍见此景的人歆叹不已｡ 

 对于荔枝成熟时的叶绿果红景象, 古今诗人多有描绘｡ 有直接称红荔者, 如

晚唐皮日休云: “紫藤垂罽珥, 红荔悬缨络｡”(《初夏游楞伽精舍》) 谓荔枝为悬垂的

璎珞｡ 北宋的晁冲之也云: “春沟水动茶花白, 夏谷云生荔子红｡”(《送人游闽》) 将

夏云与荔子对举, 见出荔红之盛｡ 北宋画坛名家吴元瑜的画作, 也多以“红荔”为名, 

如《钗头红荔子图》､ 《虎皮红荔子图》､ 《玳瑁红荔子图》､ 《粉红荔子图》等 8)｡ 白居

易不仅道出荔枝之红, 而且直接将荔枝比作珍珠: “红颗珍珠诚可爱, 白须太守亦

何痴｡”(白居易《种荔枝》) 五代诗人梁崇也谓: “露湿胭脂点眼明, 红袍千颗画难

成｡”(《荔枝诗》) 点明了荔枝成熟时红艳欲滴的特征｡ 正如枫树常被称为丹枫一样, 

人们也多以丹荔指称荔枝, 这在古人诗作中所在多有, 如:  

丹荔来金阙, 朱樱贡玉盘｡ —— 戴叔伦《春日早朝应制》

丹荔擘轻圆, 黄甘破芳辛｡ —— 孙觌《明水逵老以黄甘荔子土芋为饷小诗答

谢》

何限人间堪恨事, 黄柑丹荔不同时｡ —— 陆游《南窗擘黄柑独酌有感》

其山有丹荔, 其水有子鱼｡ —— 陈傅良《送鲍清卿教授莆中》

五月倘未行, 尚及食丹荔｡ —— 戴复古《久寓泉南待一故人消息桂隐诸葛如

晦谓客舍不可住借一园亭安下即事》十首之七

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 丹荔已成了荔枝的一个为世人所接受的突出其特点的

称呼, 荔枝之丹, 可谓深入人心｡ 而同样是红色, 也有轻重的不同, 这在古人笔下

也多有表现｡ 杜甫在蜀中有诗云: “重碧拈春酒, 轻红擘荔枝｡”(《宴戎州杨使君东

楼》) 以“轻红”状荔枝淡粉之色, 这也给后世以很大影响, 如北宋黄庭坚即云“试倾

一杯重碧色, 快擘千颗轻红肌”(《廖致平送绿荔支, 为戎州第一, 王公权荔支绿酒, 

亦为戎州第一》), 黄公度也云: “羸骖莫怪归鞭急, 心在轻红荔子梢”(《题白沙铺》)

均以“轻红”状荔枝颜色鲜艳的特征｡ 唐代薛能《荔枝诗》中所描绘的: “颗如松子色

如樱, 未识蹉跎欲半生｡” 写出了荔枝果实的形与色, 谓其形如松子, 不仅符合实际

8) 见《宣和画谱》卷一九, 骊江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13-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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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而且谓其“色如樱”, 也描画出其色之红艳｡ 荔枝之色, 也有深红者, 如蜀中有

一种荔枝名舞女荔枝, 谓其颜色嫣红, 如舞女敷粉, 黄庭坚即称其是: “天与蹙罗装

宝髻, 更挼猩血染殷红｡” 以猩猩之血状荔枝之色, 可见其红之深之正｡ 苏轼则谓荔

红如燃: “江云漠漠桂花湿, 梅雨翛翛荔子然｡”(《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 极谈惠州

风物之美》) 梅雨时节, 也正值荔枝红熟, 诗人将荔熟盛景说成如火之然(燃), 雨与

然(燃)原本对立, 合在一起却正见出以荔枝为代表的南方景物之新奇, 让人想见漠

漠烟雨与漫漫荔林交相辉映的浩瀚新奇景象｡ 另像杨万里所描绘的: “一点胭脂染

蒂旁, 忽然红遍绿衣裳｡”(《四月八日尝新荔枝》) 写出了荔枝颜色的转变, 先是绿

色, 后转成红色, 而且这红色是先从蒂旁开始, 由一开始时的如“一点胭脂”, 很快地

红遍荔枝全身

古代人们不仅欣赏荔枝果实成熟时的红艳, 也喜爱荔枝树叶的碧绿, 甚至有

荔枝绿之称, 一如今天人们所习称的橄榄绿｡ 黄庭坚有诗《廖致平送绿荔支, 为戎

州第一, 王公权荔支绿酒, 亦为戎州第一》, 其中云: “王公权家荔支绿, 廖致平家绿

荔支｡ 试倾一杯重碧色, 快擘千颗轻红肌｡” 黄庭坚曾被贬戎州, 当地廖家所植的绿

荔支, 王家所酿的绿荔支酒, 皆为戎州第一｡ 从荔支绿酒之名, 可见酒的清醇碧绿, 

也可见当地人对荔枝绿意的垂青｡ 杜甫有诗云: “内分金带赤, 恩与荔枝青｡”(《赠翰

林张四学士》) 此诗为杜甫投赠张说子张垍之作, 张垍尚公主, 为唐玄宗婿, 当时杨

贵妃喜食生荔枝, 唐明皇为此专门置骑传送, 张垍也有幸得赐, “恩与荔枝青”是谓

其得到皇帝的宠赐, 此恩正与青碧的荔枝树叶一样深厚久远｡ 另据《宋史》“舆服

志”, 当时官员所佩之带中, 就有荔支带, 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正月, 翰林学士李

昉等奏曰: “奉诏详定车服制度, 请从三品以上服玉带, 四品以上服金带, 以下升朝

官､ 虽未升朝已赐紫绯､ 内职诸军将校, 并服红鞓金塗银排方｡” 并且特别指出: 

“荔支带本是内出以赐将相, 在于庶僚, 岂合僭服？望非恩赐者, 官至三品乃得服

之｡”9)  荔枝带原为内廷所出, 是皇帝专门赐予有功将相, 以示恩宠, 如果不是皇帝

恩赐, 则只有官至三品, 方可佩带｡ 从此奏章可以看出荔枝带在当时地位之高崇, 

能佩此带人之尊荣｡ 对于此带偏选荔枝之色, 也正显示出人们对荔枝之色的青睐｡ 

9) 《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带”,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5年 6月 新1版, 第11册 第35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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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人们对荔枝的喜爱, 荔枝也更广泛地走进人们的生活｡ 

作为一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植物, 荔枝本身就深具美感, 对此唐宋人笔下

也多有表露, 如: “客衣筒布润, 山舍荔枝繁｡”(韩翃《送故人归蜀》) 此处之“繁”, 不

论是谓荔枝树繁密, 还是指荔枝果繁多, 均刻画出了蜀中山里人家多种荔枝的特

征｡ “谁到月明朝礼处, 翠岩深锁荔枝烟｡”(黄滔《寄罗浮山道者》二首之二) 翠绿的

山岩似被荔枝树上升腾起的烟雾紧紧笼盖着, 也显示罗浮山中道士朝礼(修行)之

处的幽静, 显出南方风情｡ 荔枝成熟时节的美景, 则更念人陶醉｡ 如张籍诗“锦江近

西烟水绿, 新雨山头荔枝熟｡”(《成都曲》) 山头新落雨点, 似与此时成熟的荔枝相

合相应, 景色自是怡人｡ 另陈傅良诗: “荔圃班班熟, 蚝房箇箇肥｡”(《闻沈元诚归自

临漳喜而奉寄》) 通过“班班”二字, 让人仿佛看到荔树园中的重重绿叶, 累累硕果｡ 

陈瓘的《荔枝》诗更是开篇明言: “满眼春花百鸟肥, 绛苞丹艳大累累｡”并于首句下

自注云: “荔枝, 一名春花, 蜀中熟时, 百鸟俱肥｡” 荔枝春日开花, 夏季成熟, 待到

荔枝红熟时, 经过春夏的生长, 百鸟也都肥硕, “绛苞丹艳大累累”是对荔枝成熟时

的精当描绘, 此时的荔枝在枝头, 形美如花, 颜色深红, 故称其是绛苞, 且这花的

颜色十分鲜艳富有光泽, 故又谓其“丹艳”, “大累累”, 刻画了荔枝果实繁多硕磊, 布

满枝头, 累累下垂之貌, 这一句从荔枝的形､ 色､ 体､ 态诸方面, 对荔枝成熟时情

形做了详尽描绘, 语简而意繁, 正如枝头之荔引人入胜｡ 从以上所列对荔枝的描

绘, 不难见出人们对荔枝的深情厚爱｡ 

不仅荔枝的色与形为人所喜爱, 荔枝的味与香更为人所称道｡ 荔枝果肉莹白

如玉, 富含汁水, 滋味醇美, 被视为人间仙果｡ 晋代顾微的《广州记》就云: “荔支精

者, 核如鸡舌, 香甘美, 多汁｡”10) 另晋稽含《南方草木状》也云: “荔枝树高五六丈

馀, 如桂树, 绿叶蓬蓬, 冬夏荣茂, 青华朱实｡ 实大如鸡子, 核黄黑似熟莲, 实白如

肪, 甘而多汁, 似安石榴｡ 有甜酢者, 至日将中翕然俱赤, 则可食也｡ 一树下子百

斛｡”11) 荔枝果实甘美多汁, 食之令人齿颊留芳, 回味不已, 这可说是荔枝为人们

所喜爱的最主要原因｡ 唐宋时人也对荔枝的香气情有独钟, 如李商隐云: “越鸟誇

香荔, 齐名亦未甘｡”(《深树见一颗樱桃尚在》) 将荔枝与樱桃并举, 突出荔枝之香｡ 

10) 转引自《佩文韵府》第一册第83页, 上海书店1983年 6月影印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11) 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下, 骊江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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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言: “前堂画烛夜凝泪, 半夜清香荔惹衾｡”(《和人回文五首》之四) 以夜半清香

沾惹衾被, 显荔枝香气之清幽持久｡ 另陆游于其《老学庵笔记》中记宋太素尚书《中

酒诗》, 其中有句云: “静嫌鹦鹉闹, 渴忆荔枝香｡”陆氏并评此诗云: “非真中酒者, 

不能知此味也｡”12) 酒醉口渴之时, 更让人想念荔枝的清香｡ 荔枝味美且又稀少

(仅产于南方), 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推重, 而其幽幽清香, 又让它显得超尘脱俗, 

不同于世间俗物｡ “金台若有栽培地, 须占人间第一名｡”(梁崇《荔枝诗》) 正是世人

对它的崇高评价｡ 

正因荔枝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 所以人们的一些活动也会选择在荔枝树下展

开, 或是在有荔枝的场合进行｡ 如卢纶《送从舅成都县丞广归蜀》诗中云“晚程椒瘴

热, 野饭荔枝阴｡” 长途旅程中偶然在荔枝树荫下野饭, 不仅显出异乡风情, 也为寂

寞艰苦的旅途生活多少增添了一些乐趣｡ 苏轼在诗中也说: “愿同荔枝社, 长作鸡

黍局｡”(《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之五) 其中“鸡黍”是运用孟浩然《过故人庄》中的句子: 

“故人具鸡黍, 邀我至田家｡ ……待到重阳日, 还来就菊花｡” 借指朋友交往｡ 这两句

表示希望能与友人一起在荔枝树下结社, 长相往还, 既显志同道合之意, 又有摆落

尘俗之志｡ 陆游有诗云: “荔子阴中时纵酒, 竹枝声里强追欢｡”(《高斋小饮戏作》) 

在荔枝树荫下纵酒追欢, 从中不难见其对荔枝树荫的垂青｡ 陆游另在《青玉案⋅与

朱景参会北岭》词中还言: “小槽红酒, 晚香丹荔, 记取蛮江上｡” 二者都是以荔枝作

为寄托情感之物｡ 陈与义《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词中说: “杏花疏影里, 

吹笛到天明｡” 这“荔子阴中”, 与“杏花影里”一样, 都是景致颇佳, 让人流连忘返, 当

时可尽情追欢, 事后又无限向往之地｡ 常璩《华阳国志》记载蜀中人有在荔枝树下

会食的习俗: “江州县, 郡治塗山……有荔枝园, 至熟, 二千石常设厨膳, 命士大夫

共会树下食之｡”13) 荔枝熟时, 邀人于树下会食, 这里既有庆祝丰收之意, 也颇富

高雅情趣｡ 此一风俗直传至后世, 如宋修《本草》中即说: “(荔枝)五六月盛熟时, 

彼方皆燕会其下以赏之, 宾主极量取噉, 虽多亦不伤人, 小过度则饮蜜浆一盃便

解｡”14) 另据明人孔迩《云蕉馆纪谈》所述, 元明之交, 一度称雄于蜀中的明昇就曾

12)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 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 11月版, 58页｡ 

13) 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函海》本第8､ 9页｡ 

14) 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二三“果部中品”, 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张氏晦明轩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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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荔枝宴招请左右: “蜀地荔枝, 叙州为上, (明)昇于荔枝熟时, 设荔枝宴, 以会左

右, 有诗云‘香浮琥珀御醿润, 色重鸡冠新荔红’, 是也｡”15) 从荔枝宴之设, 既见荔

枝在人心目中地位之高, 也可见其渐渐走进民间, 成了民俗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荔枝在唐宋时期, 与民间生活的联系日渐密切｡ 继东汉王逸《荔支赋》之后, 

唐代张九龄撰有《荔支赋》, 北宋蔡襄､ 王逸皆撰有《荔枝谱》｡ 《荔支赋》､ 《荔枝谱》

的出现, 既是对当时荔枝文化的总结, 让人见到当时荔枝生长与传播的盛况, 也引

导了荔枝文化向更广阔的民间更深入地推广发展｡ 据记载: “《玉燭宝典》云: ‘洛阳

人家正旦, 造丝鸡､ 蜡燕､ 粉荔枝｡ ’故宋人贺正啟里有‘瑞霙饯腊, 粉荔迎年’之

句”16) 因为荔枝一直是南方所出, 在北方移植难获成功, 故此处所言粉荔(枝), 应

非真荔枝, 而是人工用米或面所造的类似荔枝之物｡ 另东京的夜市上也有“荔枝膏”

和“糖荔枝”,17) 这“荔枝膏”和“糖荔枝”两种食品想也非真正荔枝, 但是从这些食物

名称, 正可见出荔枝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受重视的程度｡ 荔枝逐渐从上层的专用进

入下层百姓的生活, 对荔枝的喜爱, 也渐渐从上层社会普及到基层民间｡ 在民间日

常生活中的广泛深入, 正是荔枝在诗词中大量出现的社会基础｡ 

3．多重情感

荔枝在古代不仅是作为一种美味的果品为人们的喜爱, 其色､ 香､ 味都有与

众果不同之处, 同时由于荔枝肉质洁白晶莹, 人们还进一步地欣赏其玉洁冰清, 并

不将其与平常果物同等看待｡ 白居易称荔枝果实是: “瓤肉莹白如冰雪, 浆液甘酸

1957年 4月 第1版 第470页｡ 

15) 孔迩《云蕉馆纪谈》全一卷, 《丛书集成初编》影印《稗乘》本, 第5､ 6页｡ 

16) 杨慎《升菴集》卷七五“粉荔”, 骊江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70-744页｡ 按《玉烛宝典》

为隋杜台卿撰, 笔者在《古逸丛书初编》影印日本抄本《玉烛宝典》中未見此语, 然唐代冯贽《云

仙杂记》(《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唐宋丛书》本)卷一“洛阳岁节”中引《金门岁节》云: “洛阳人家正

旦, 造丝鸡､ 葛燕､ 粉荔枝｡”(5页) 两相比照, 可以说明紧起码唐朝时, 洛阳人家已有用人造

荔枝来迎接新年的风俗｡ 

17)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州桥夜市”, 骊江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89-133页｡ 



64  中國文化硏究 第21輯

如醴酪｡” 晚唐韩偓也称荔枝: “巧裁霞片裹神浆, 崖蜜天然有异香｡ 应是仙人金掌

露, 结成冰入茜罗囊｡”(《荔枝》) 对荔枝果汁浆液的甘甜香美､ 莹白洁净赞不绝口｡ 

宋人所修《本草》也谓其“纹肉青白若水精, 甘美如蜜”, “肉淡白如脂玉, 味甘而多

汁”｡18) 正因荔枝天生异质, “瓤肉莹白如冰雪”, “纹肉青白若水精”, 所以在人们眼

中, 原本普通的荔枝就仿佛具仙气, 有仙人之姿, 如宋徽宗即称赞荔枝是: “山液乍

凝仙掌露, 绛苞初降水精丸｡ 酒酣国艳非朱粉, 风泛天香转蕙蘭｡”(《宣和殿移植荔

枝》) 不仅对荔枝的色､ 香､ 汁､ 味赞美备至, 更对于当时移植荔枝成功兴奋不已, 

认为是天降祥瑞｡ 另杨万里《四月八日尝新荔枝》诗中不仅写出了荔枝果实颜色由

绿转红的过程, 而且进一步言及荔枝果实的甘美, 风味的独特: “紫琼骨骼丁香瘦, 

白雪肌肤午暑凉｡ 掌上冰丸那能触, 樽前风味独难忘｡” 从“白雪肌肤”､ “掌上冰丸”

诸句, 不仅可见于炎炎夏日初尝荔枝时的清新爽口, 也可看出诗人对荔枝超尘脱

俗的非凡气质的欣赏｡ 另如明代陈辉的《荔枝》诗: “南州六月荔枝丹, 万颗累累簇

更团｡ 绛雪艳浮红锦烂, 玉壶光莹水晶寒｡ 高名已许传新曲, 芳味曾经荐大官｡ 乌

府日长霜暑静, 几株斜覆石阑杆｡” 不惟描绘了荔枝的色与形, 还以玉壶水精为喻, 

画出了荔枝果肉的莹白多汁, 不同凡品, 诗后对荔枝树的描写, 虽着墨不多, 也点

出其仿佛具有仙人逸态｡ 又如清代顾贞观的《菩萨蛮》词: “果然仙品如图谱, 晶莹

尚湿枫亭露｡ 映彻玉壶冰, 守宫纱一层｡   碧桃争比得, 鹤顶真珠液｡ 好在宋家香, 

刚逢十八娘｡” 词中直谓荔枝是仙品, 清高之质如玉壶之冰｡ 词人于此既是描绘荔

枝, 也是以荔枝的玉洁冰清来自明己志, 荔枝此时与梅､ 兰､ 竹､ 菊一样, 成为人

的寄托情感, 发抒襟抱之物｡ 

荔枝作为一种异乡风物, 得到人们的垂青, 不仅让初见､ 初尝此物的人耳目

一新, 同时也给人以慰藉与欢欣｡ 如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被政敌诬陷

以所作词命, “讥斥先朝｡ 遂以本官知英州, 寻降一官, 未至, 贬宁远军节度副使, 

惠州安置｡ 居三年, 泊然无所蒂芥, 人无贤愚, 皆得其欢心｡”19) 苏轼被贬岭南后, 

于绍圣二年(1095)四月十一日, 在惠州初食荔枝时, 不禁惊叹道: “海山仙人绛罗

18) 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二三“果部中品”, 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张氏晦明轩刊

本, 1957年4月第1版第470页｡ 

19) 《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5年 6月 新1版, 第31册 第108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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襦, 红纱中单白玉肤｡ 不须更待妃子笑, 风骨自是倾城姝｡”(《四月十一日初食荔

枝》) 深为荔枝的美味所折服, 从此荔枝在他诗文中也多次出现, 他自道对荔枝的

喜爱之情, 愿意因荔枝而长留贬所“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

二首》之二) 甚至希望与人在荔枝树下长作友朋之欢: “愿同荔枝社, 长作鸡黍局｡”

(《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之五) 对荔枝的喜爱之情洋溢于笔端｡ 荔枝给苏轼的贬谪生

活带来了些微欢乐趣, 他后来能安然北归, 不仅与他的旷达心态有关, 也得益于与

以荔枝为代表的南方风物的慰藉｡ 苏轼与黄庭坚亦师亦友, 二人晚年经历相似, 黄

庭坚在《浪淘沙》词中也云: “忆昔谪巴蛮, 荔子亲攀｡ 冰肌照映柘枝冠｡ 日擘轻红三

百颗, 一味甘寒｡” 词人在巴山蜀水, 当时的蛮荒之地, 得见荔枝, 倍觉欣幸, 这也

成为他日后珍藏的回忆｡ 不仅一般的文学之士, 就连九重天子, 也对荔枝推崇有

加, 徽宗皇帝治国无术, 却喜擅艺文, 也作有荔枝诗｡ 据记载: “宣和间以(荔枝)小

株结实者置瓦器中, 杭海至阙下, 移植宣和殿, 锡二府宴, 赐御诗云: ‘密移造化出

闽山, 禁御新载荔子丹｡ 山液乍凝仙掌露, 绛苞初降水精丸｡ 酒酣国艳非朱粉, 风

泛天香转蕙蘭｡ 何必红尘飞一骑, 芬芳数本座中看｡’ ”20) 另据记载: “宣和中, 保和

殿下种荔枝成实, 徽庙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 且赐以诗曰: ‘保和殿下荔枝丹, 文武

衣冠被百蛮｡ 思与近臣同此味, 红尘飞鞚过燕山｡’ ”21) 荔枝生于南方, 本难移于北

地, 作为好大喜功的帝王, 宋徽宗是将当时福建移来的荔枝在皇宫中偶然结实, 视

为自己无上功德的体现, 再联系当时宋廷欲联金伐辽的史实, 可见作为当朝帝王, 

他也是将赏赐荔枝与诗作作为笼络臣下的一种手段｡ 同样是对荔枝的喜爱, 其缘

由也是各有参差, 因人而异｡ 

人们对荔枝的情感是复杂多面的, 丹荔固然让人赏心悦目, 但有时也牵动愁

丝, 引起人们的惆怅与婉惜｡ 像白居易, 虽然很喜欢荔枝, 并且亲自在庭中种植, 

但是在种荔枝时, 也对自己将来如何把握不定, 在荔枝树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之

叹: “十年结子知谁在, 自向庭中种荔枝｡”(唐白居易《种荔枝》) 黄庭坚, 就不仅以

亲攀荔子为幸, 同时也言: “白发永无怀橘日, 六年怊怅荔支红｡”(《次韵任道食荔支

有感三首》之一) 见了荔枝, 反觉怊怅, 原因为何, 他在诗中自注为: “盖自绍圣二

20)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三九“土俗类一⋅土贡”, 骊江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484-575页｡ 

21)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9年 11月版 第36页｡ 



66  中國文化硏究 第21輯

年乙亥入蜀至元符三年庚辰, 凡六见荔枝, 故有‘六年惆怅荔支红’之句｡” 也是受朝

廷党争影响, 黄庭坚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194)贬官涪州别驾, 黔州安置四年, 到元

符元年(1098)又移戎州安置两年, 前后总计谪官在四川共六年｡ 在蜀中贬所时, 

虽然“庭坚泊然, 不以迁谪介意｡”22) 但心头的忧愁苦闷, 毕竟难掩, 此诗就是他贬

谪期间心境的直露, 荔枝红虽是美景, 但是在诗人于被贬之地看来, 却更觉惆怅, 

因为每见一次, 就预示着作者在外又待了一年, 贬谪在外的时间越长, 愁城越是深

重｡ 黄庭坚晚年被贬至更南更远的宜州(今广西境内)时, 又作《定风波》词云: “晚

岁炎州闻荔支, 赤英垂坠压栏枝｡ 万里来逢芳意歇, 愁绝, 满盘空忆去年时｡”到达

宜州贬所之时, 荔枝盛期已过, 回想起以前品尝荔枝的情景, 更添惆怅, 倍觉凄凉｡ 

碧荔与黄柑都曾为贡品, 二者在诗中也常并举, 陈傅良有诗句: “夜深擘荔真愁绝, 

春浅传柑更惘然｡”(《天台王子木解官长乐见访》) 碧荔与黄柑虽是天生好物, 但是

在诗人心佳不境之时, 夜深剥荔, 如同以酒浇愁, 徒增愁闷而已｡ 陆游曾官福州宁

德, 以得尝荔枝为幸, 但在与友朋分别之时, 昔日美味却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小槽红酒, 晚香丹荔, 记取蛮江上｡”(《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 荔枝红熟时, 固

可纵酒追欢, 但是人生聚少离多, 短暂的欢快时间过去以后,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又让人倍增怅惘｡ 荔枝在诗词中, 实也成了人们各种情感的激发物, 同样是荔枝, 

因人所处的时地不同, 引起的情感也是迥然有异｡ 

以荔枝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 荔枝不仅寓含作者的个人情感, 还寄托其政治

抱负｡ 荔枝固然为人所喜所重, 但是, 在古时社会生产力不高的条件下, 当上层统

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动力国家的力量, 让人连续不断地将荔枝从南方产地

以最快的速度送至北方京师, 又会给底层民众带来巨大的伤害, 荔枝又会从为人

喜爱之物变成“害人”之物, 并且会代人受过, 遭到人们的斥责｡ 历史上汉唐两朝, 

荔枝都曾作为一种贡品, 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很大的扰害, 所以荔枝又常自然地引

发人们的政治联想, 其抨击的对象也主要集中在汉唐两朝｡ 据《后汉书》“和帝纪”: 

“旧南海献龙眼､ 荔支, 十里一置, 五里一候, 奔腾阴险, 死者继路｡ 时临武长汝南

唐羌, 县接南海, 乃上书陈状｡ 帝下诏曰: ‘远国珍羞, 本以荐奉宗庙｡ 苟有伤害, 岂

22) 《宋史》卷三三八“黄庭坚传”,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5年 6月 新1版, 第37册 第13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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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民之本｡ 其勅太官勿复受献｡’由是遂省焉｡”23) 东汉和帝时南方献荔枝, 因传递

甚急, 一度造成很大的危害, 后因临武长唐羌上疏, 才下诏作罢｡ “十里一置, 五里

一候”, 置､ 候之设, 本是为了快速传递军情信息或国家紧急公文, 至此反成了运输

供最高统治者享乐之物的专用通道, 幸亏有人勇于直言, 皇帝也还明事理, 能纳

谏, 这种荒唐举措才得以禁止｡ 但是数百年后, 此种乖谬行为又死灰复燃｡ 唐玄宗

晚年为了博得杨贵妃的欢心, 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据《新唐书》“杨贵妃传”: “帝幸骊

山, 杨贵妃生日, 命小部张乐长生殿, 因奏新曲, 未有名, 会南方进荔枝, 因名曰

《荔枝香》｡”24) 以荔枝来为新乐命名, 以讨杨贵妃的欢心, 固然显示出明皇对贵妃

的宠遇, 但尤为严重的是当时置骑急送荔枝, 不惟给底层民众带来了灾害, 更因统

治者的荒淫直接导致了战火连天的祸乱｡ 据《新唐书》“杨贵妃传”所记: “妃嗜荔枝, 

必欲生致之, 乃置骑传送, 走数千里, 味未变已至京师｡”25) 另据《唐国史补》: “杨

贵妃生於蜀, 好食荔枝, 南海所生, 尤胜蜀者, 故每岁飞驰以进｡ 然方暑而熟, 经宿

则败, 后人皆不知之｡”26) 据白居易《荔枝图序》, 荔枝若离本枝, “一日而色变, 二

日而香变, 三日而味变, 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27) 当时传送荔枝, 能够“味未变

已至京师”, 可见其神速, 而这种行为给当时社会造成的伤害, 也就可想而知了｡ 置

骑传送､ 飞驰以进荔枝, 可说是李､ 杨荒淫误国的典型表现, 一再受到后人的批

评, 著名者如晚唐杜牧的《过华清宫》三首之一和北宋苏轼的《荔支叹》｡ 

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的荒淫误国揭露得最为简短､ 深刻､ 有力的, 就是杜牧在

《过华清宫》三首之一中所写的: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诗人以概括

的笔触再现了当时唐明皇为讨杨贵妃一时之欢心不惜动用国家力量置骑传送荔枝

的历史｡ “一骑红尘”, 谓马驰过时, 尘土飞扬, 显出马行之迅疾｡ 看到道上的“一骑

红尘”, 人们还以为是在传送什么重要军情, 殊不知那飞骑是在传送专供杨贵妃享

23)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65年 5月版, 第1册 第194页｡ 

24) 《新唐书》卷二二, 礼乐志十二,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5年 2月版, 第2册 第476页｡ 另乐史《杨太

真外传》也载此事｡ 

25) 《新唐书》卷七六“杨贵妃传”,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5年 2月版, 第11册 第3494页｡ 

26) 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杨妃好荔枝”, 《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津逮秘书》本, 第35页｡ 

27) 白居易《荔枝图序》, 《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五“书序”, 朱金城笺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2月版, 第

5册 第2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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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荔枝｡ 诗人选取了富于包蕴性的一瞬, 将李杨误国､ 祸国的实质淋漓尽致地

表现了出来｡ 在此“一骑红尘”与“妃子笑”形成了对比, 面对“一骑红尘”露出莞尔微笑

的杨贵妃, 近于周幽王时“烽火戏诸侯”的褒姒, 李､ 杨成了后世指责､ 嘲讽的对象, 

荔枝也从人间美味变成了不祥之物｡ 另据记载, 马嵬兵变, 玄宗不得已命人缢贵

妃, “才绝而南方进荔枝至, 上睹之, 长号数息｡ ……上持荔枝于马上, 谓张野狐曰: 

‘此去剑门, 鸟啼花落, 水绿山青, 无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 ”28) 无情的荔枝, 恰

成了杨贵妃笑与死的历史见证, 这也可说正是对邀宠固位者的莫大讽刺｡ 后来也

有类似之作, 如北宋韩维《谢送妃子园荔枝》诗: “年年驿使走红尘, 贡入骊宫色尚

新｡ 妃子因名犹未改, 一笼丹实寄闲人｡” 不仅道出了前朝的荔枝旧事, 对李杨的荒

淫予以斥责, 而且借古讽今, 对现实也有所讥弹指责｡ 

苏轼的《荔支叹》是另一首以荔枝为题指斥统治者颟顸无知, 不恤民力的名诗, 

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者不惜一切代价将荔枝送至京师, 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 

“宫中美人一破颜, 惊尘溅血流千载｡” 为了宫中美人的破颜一笑, 而让平民百姓遭

受“惊尘溅血”之灾｡ 在这首诗中诗人将荔枝视为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不祥之物, 

以尤物为疮痿(灾难), 痛斥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人物和事物｡ 诗人对唐

朝时口蜜腹剑､ 争权固位的李林甫切齿痛责, 同时对东汉时不畏凶险直言进谏的

临武长唐羌(字伯游)满怀敬意｡ 据记载: “唐羌字伯游, 辟公府, 补临武长｡ 县接交

州, 旧献龙眼､ 荔支及生鲜, 献之, 驿马昼夜传递之, 至有遭虎狼毒害, 顿仆死亡不

绝｡ 道经临武, 羌乃上书谏曰: ‘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 下不以贡膳为功, 故天子食

太牢为尊, 不以果实为珍｡ 伏见交阯七郡献生龙眼等, 鸟惊风发｡ 南州土地, 恶虫

猛兽不绝于路, 至于触犯死亡之害｡ 死者不可复生, 来者犹可救也｡ 此二物升殿, 

未必延年益寿｡’帝从之｡”29) 苏轼此诗中不仅以历史上的荔枝为鉴诫, 还由古至今, 

进一步列举了现实中的类似荔枝的例子, 当时武夷山中出产的茶叶和洛阳人家培

育的牡丹, 也被人当作特产进贡朝廷, 作为献媚君王, 牟取私利的手段｡ 诗人在此

是以荔枝为代表, 概括那些为上层所喜却会给下层百姓带画灾难的“不祥”之物｡ 当

28) 乐史《杨太真外传》, 《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文房琳琅祕室丛书》本, 第12页｡ 

29)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65年 5月版, 第1册 第194､ 

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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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诗人真正批评的不是荔枝､ 茶叶､ 牡丹等尤物, 而是享用或利用此尤物的颟顸

之辈, 奸倿之徒, “莫生尤物为疮痿”是诗人的愤激之语, 荔枝是作者批评的由头, 虚

设的靶的, 政治襟抱的寄托｡ 

4．结语

荔枝在古代宋词中多处出现, 实为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意象｡ 本文对荔

枝在古代, 尤其是唐宋诗词中的表现形式, 和其受到人们喜爱的原因, 以及人们对

他的不同的情感态度, 做了分析和总结, 指出荔枝的色､ 香､ 味､ 形俱佳, 是其引

人喜爱的主要原因｡ 正因如此, 所以荔枝也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密切关联, 人们的

一些活动会有意识地选择在荔枝树下展开, 或是在有荔枝的场合进行｡ 而它于唐

宋时逐渐地由贵族社会走向民间生活, 也导致它在文学作品中开始集中出现, 并

染上日益浓厚的文化意蕴｡ 

荔枝所引起人的情感也是多样复杂的, 既让人赏心悦目, 徘徊流连, 也令人触

目伤情, 怊怅叹惋｡ 荔枝异于常果, 叶绿果红, 枝叶扶疏, 人们欣赏荔枝的超凡脱

俗｡ 南方的荔枝, 让从北方而来的文士见之心喜, 更是给因事被贬南荒之地的人以

慰藉, 同时也易让人伤时叹逝, 由物观人, 倍增伤情｡ 汉唐两朝因为朝廷命地方急

贡荔枝, 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 因此也受到后世人们的普遍责难, 文士多以荔枝为

题材, 以往事为鉴诫, 讽刺统治者的奢靡荒淫, 颟顸无道｡ 多重因素使得荔枝成了

诗词中的一个重要意象, 人们既可以借以表达自身情感, 还可以凭之寄托政治襟

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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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tchi grows in south of China. The time that litchi appeared in the ancient 

literary works is not long, and the number is not too much, but litchi is an 

important image in the ancient poetry. In the old time, people not only liked 

litchi’s flavor, praised litchi’s fragrance, but also enjoy the bright red color of 

litchi’s fruit. People even showed special preference to litchi’s green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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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litchi was widely favored by the people, so in the producing area of 

litchi, people’s activities were selected under litchi trees, or on occasions 

where there were litchi fruit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ith litchi 

gradually walked from the upper-class to the common people’s life, litchi also 

began to appear in the poetry, and it contained more profound cultural 

meaning. 

The reason that people appreciated litchi was various, and people’s 

emotion on litchi was very complex. Because litchi was different from other 

fruits, people also appreciated it’s otherworldly temperament, People even 

thought that litchi looked like fairy and represented good luck. Southern red 

litchi was to be good to hear or see, the person who came from the north 

would surprise and feel happy when they first see the litchi, but litchi was 

also easy to affect anxious mood, arouse people’s sadness and regret. 

Especially those people who were banished to the far south barren land, when 

they saw litchi, they would bewail their fate, and litchi could increase sorrow 

and pain in their heart.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he upper ruler ordered 

local officials to transfer litchi in order to satisfy their desire for enjoyment. 

Such brutal behavior not only brought disaster to people, but also at that 

time and later, people widespreadly criticismed and blamed this behavior. 

Reflected in the poems, litchi sometimes was used as a symbol to accuse 

rulers. We Can say, in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works in which litchi was 

feflected, litchi as an image, not only contained the author’s personal 

emotion, but also placed the author’s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ideal.

Key Word: litchi, image, poetry, culture,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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